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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小说中的奇幻女性形象探析 

田俊杰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北碚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唐人小说以虚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既具有世俗女性的优长，又拥有特异能力的奇幻女性形象，这些奇幻女性形象
可分为女仙、女妖和女侠三大类型，其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真实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的婚恋状况，同时也折射出唐代士人的

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及个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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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云波先生曾说过：“小说文体正式发生有两
个必要前提，但唐前小说显然都缺乏这两个前提。

一是有意为之的虚构……二是价值生活的表

现。”［１］此见解十分精辟，它表明：小说发展到唐代，

才开始真正同时具备有意虚构和表现价值生活两

个前提条件。魏晋六朝小说家尚未意识到虚构在

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即使他们作品中存在虚构成

分，他们仍坚信自己是在作生活实录。如干宝在

《搜神记·自序》中强调，在创作之前自己虽“非一

耳一目之所清睹”，但也先“考志于载籍”然后“访

行事于故老”。可见，魏晋六朝小说仍徘徊于文史

之间，具有文史双重性。到了唐代，小说创作逐渐

摆脱了史传文学的束缚，小说家们开始有意将虚构

的手法运用于小说创作之中。随着时间推移，虚构

逐渐成为唐人小说女性形象塑造的重要手法之一。

政治局势的动荡，封建礼教的重压，潦倒生活

的逼迫，社会环境的刺激在唐代士人的心中产生了

重大影响。于是他们在小说中大量运用虚构的表

现手法，为世人构筑了一个虚幻奇异的仙妖精怪世

界，借以传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念想。因此，唐人

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奇幻色彩的女性形象，她

们成为士人们表达心声的理想方式。

　　一　虚构———唐人小说奇幻女性形象的主要
塑造手法

　　“虚构是小说叙事本质之一”［１］，虚构是使事
件故事化的关键，小说的艺术魅力彰显在艺术虚构

之中。唐代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为虚构观念的形

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使虚构成为唐人小说人物

塑造的主要手法之一。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

民族融合，思想开放，文化昌盛。良好的社会文化

环境促成了错综的社会关系，催生了五花八门的奇

闻趣事，为唐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而奇异的素

材。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的审美趣味日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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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化，他们的“好奇”之心逐渐趋向于世间的“奇

事”，唐人小说“尽设幻语”的创作方式，正好满足

了当时人们的审美需求。在此种环境中生活的唐

代小说家则“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确立了感性思维

模式。”［２］因此，他们在创作时，“取意好奇，驰骋丰

富的想象力，开拓广阔的想象空间，使小说摆脱了

史传文学实录的束缚，虚构出人间、地狱的种种幻

境”［２］。如《离魂记》中倩娘与表兄王宙两相爱慕，

互为知己，当得知父亲将她许给他人，于是“女闻而

郁抑”，王宙也愤而借故远行。倔强的少女不甘于

此，她的灵魂居然能离开躯壳，追随王宙而去，她解

释自己的行动时说：“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

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３］５１在此，作者

充分发挥了自己想象、虚构的才能，以虚幻的形式、

浪漫的手法，成功地塑造出倩娘坚贞、忠诚、敢于反

抗和追求的形象。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离魂的事

情，作者借助幻想虚构出少女离魂的奇幻世界，使

故事变幻多端的同时，也使倩娘身上带有几分奇幻

色彩。

同时，唐代佛道盛行，佛道思想中的成仙升天、

六道轮回、天堂地狱等观念为人们熟识。唐代小说

家“从佛道两教的典籍中吸取了许多营养，诸如神

异奇变的幻术、变化莫侧的神鬼故事、遇仙故事等，

从而创造出诡丽奇绝的艺术境界，酣畅淋漓地表达

了人的欲念、理想和情思”［２］。如《枕中记》看似在

描述卢生“黄粱美梦”的过程，实则借此宣扬道家的

无为思想。卢生在吕翁面前感叹自己命运多舛。

之后在睡梦中，他梦见自己宦海起伏及由盛转衰的

生命过程。梦醒后，他对吕翁感慨道：“夫宠辱之

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

先生所以止吾欲也。”［３］４０在此，卢生悟出荣辱、得

失、生死，都如梦境一般虚无缥缈，因此，人们的追

求是虚幻的，应顺应自然，无欲无求。作者在此借

用道家无为思想，将虚幻而美好的梦境与残酷的现

实相结合，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矛盾，也为

人物形象附上了某种奇幻色彩。

可见，唐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佛道思想的盛

行，催生了唐人小说家的虚构意识；人们“好奇事”

的文化审美心理为唐人小说家的“尽设幻语”提供

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因此，虚构就成为唐人小说家

编制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法之一。也正是

由于他们经常有意识地在作品中大量使用虚构的

表现手法，唐人小说中故事往往变幻多端，女性形

象时常散发出奇幻色彩。

　　二　唐人小说奇幻女性形象的类型及表现

唐人小说家在小说中大量运用虚构手法并非

为了玩弄艺术技巧，而是要通过虚构的手法来表现

唐代士人的价值观念，这是唐代小说家匠心所在。

他们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想象和联

想，对各种素材进行合理虚构，因此，唐人小说中充

满了浪漫主义和奇幻色彩。

唐代士人也曾追求过美好的爱情，憧憬过美满

的婚姻，呼唤过壮志共酬的红颜知己，然而封建礼

教抹杀他们的情感与欲望，给他们留下了无尽的困

惑与焦虑，于是他们就通过小说中虚构的女性形象

来求得心理和生理上的补偿。因此他们大胆想象，

以幻还真，虚构出一个个异于现实世界并能自成系

统的“奇幻世界”，借此表达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欲

念、理想和情思。正因如此，他们笔下的女性多美

丽而痴情，既集世俗女性的一切优长，又是理想女

神的化身，充满了奇幻色彩。这些奇幻女性形象，

寄寓了唐代士人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及个人理

想，体现了他们深沉的文化心理内涵。唐人小说中

具有奇幻色彩的女性主要有女仙、女妖及侠女

三类：

（一）女仙———唐代士子对欲望的幻想性满足

“唐代士人笔下的女仙，风情万种、美丽动

人。”［４］她们对男主人公往往情深意切。男主人公

也多为相貌出众、文采风流之辈，他们一旦与女仙

相遇，女仙们会毫无保留地为他们付出情爱、金钱、

名利、肉体，甚至帮助他们入仕成仙。在此，女仙们

成为男主人公沟通天入世界的桥梁和实现人世欲

望的踏脚石。

如张?《游仙窟》中的男主人公虽“少娱声色，

早慕佳期，历访风流，遍游天下。弹鹤琴于蜀都，饱

见文君；吹凤管于秦楼，熟看弄玉。”［５］３但意尤未

尽，仍不断四处猎艳，这充分体现了主人公借助对

女色的征服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心态。所以，他

才有意识地去寻找一个“香风触地，光彩遍天”［５］１

的仙窟，此后他遇见了美若天仙的崔十娘。男主人

公的言谈充满了调情之意，毫不掩饰贪恋十娘美色

的意图。初入崔宅，男主人公闻筝声，便咏一诗：

“自隐多姿则，欺他独自眠。故故将纤手，时时弄小

弦。耳闻犹气绝，眼见若为怜。从渠痛不肯，人更

别求天。”［５］２见女主人公遮面相见后。再以诗示

好：“敛笑偷残靥，含羞露半唇。一眉犹叵耐，双眼

定伤人。”［５］２－３当女子冷淡回绝：“好是他家好，人

非着意人。何须漫相弄，几许费精神？”［５］３后，男主

人公彻夜难眠，于是写下叙风流怀抱，表倾慕之情

的书信。十娘正式接见男主人公时，欲拒还迎、眉

目传情的美态隐含挑逗性，刺激了男主人公欲望，

这实际是唐代士人狎妓生活的真实写照。唐代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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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狎妓之风，名妓更是让士子趋之若骛，能与名妓

们饮酒赋诗是才华和地位的象征。但是，想结识一

位如十娘一般才貌双全的名妓，必须花费重金，而

众多贫寒之士，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笔“艳遇”的费

用。但女仙们不同，她们与男主人公不存在钱色交

易，感情也更加真挚深厚，因而士人们的虚荣心和

性幻想也更容易得到满足。

“《游仙窟》不是作者某次艳遇的实际写照，完

全出于的虚构，其中的爱情描写是作者意想中的爱

情，所以这种情缘是短暂的、悲剧性的，这种结局与

人神恋爱的结果十分相似。”［６］这类女仙给孤独的

男主人公带来了一段没有后顾之忧的甜蜜爱情。

这是唐代士人们渴望的婚外性行为，当他们在现实

中遭到挫折和失意后，便虚构出温柔体贴的仙女来

满足虚荣心。因此，女仙们身上就被披上了一件具

有奇幻色彩的神秘外衣。

（二）女妖———唐代士人婚姻中情与理的挣扎

在唐人小说中，除人仙遇合外，还存在大量人

妖相遇的情形。女妖们艳丽多姿、诡异神秘，既充

满诱惑力又隐藏危险性，她们成为士人心中既爱又

惧的复合体。

《孙恪》中的袁氏“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

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

清”，［７］３６３８她察觉到被孙恪偷窥时便问道：“遂惊惭

入户，使 青 衣 诘 之 曰：‘子 何 人，而 夕 向 于

此？’”［７］３６３８在得知孙恪前来借宿后，她便客气地

说：“某之丑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

睹，岂敢更回避耶？愿郎君少伫内厅，当暂饰装而

出。”［７］３６３８少女的羞涩与礼貌在此体现得淋漓尽

致。随后她让婢女进奉茶果，并替孙恪打扫居室、

安置行李，这是袁氏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的行为体

现。袁氏嫁于孙恪十余年间“鞠育二子，治家甚严，

不喜参杂，”［７］３６３９实属典型的贤妻良母。然而，她

并非柔弱任人欺辱之人。当丈夫听信表兄谗言，携

剑向她问罪时，她怒指丈夫：“子之穷愁，我使畅泰，

不顾恩义，遂兴非为。如此用心，则犬彘不食其馀，

岂能立节行于人世也”。［７］３６３９接着她又“搜得其剑，

寸折之，若断轻藕耳”。在丈夫惊惧至极时，她一改

之前的态度，并面带微笑地安慰丈夫：“张生一小

子，不能以道义诲其表弟，使行其凶险，来当辱之。

然观子之心，的应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数岁也，子何

虑哉？”［７］３６４０在离别之际，她“抚二子，咽泣数声，语

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７］３６４１化身为猿

后。在此，袁氏的情与理、刚与柔、人性与野性得到

完美展现。

唐人小说中，描写女妖人性与野性的冲突还有

其他篇章。如《焦封》中的女猩猩精，在同伴唤之归

山时，便抛夫弃子，“化为一猩猩，与同伴相逐而走，

不知所之”。［８］又如《申屠澄》中的虎女为人妻后，

由于对山林自然生活的思慕和怀念，于是披上虎

皮，大笑而去。女妖们美丽柔情、知书达理、勤劳贤

惠，她们时常将家事打理得井然有序，是传统贤妻

良母的典型。孙恪与袁氏结婚后，由一位穷困潦倒

秀才变成纵酒放歌、挥金如土的逍遥士子。袁氏勤

严持家、相夫教子，孙恪很少为家事操心。申屠澄

的虎妻也是知书达礼之人，教出的子女个个出类拔

萃。焦封之妻不仅使他变得富贵，而且对他一往情

深，即使得知焦封一去不返，仍全力支持他的决定。

然而，女妖的天性使她们抛夫弃子，宁愿变回

原形回到无拘无束的自然中去。这源于唐代士子

深谙现实中两性的巨大隔阂，并明白无法消除这种

隔阂。因此，他们只能创设以女妖抛夫弃子而离去

的方式为结局，这正好反映了士子们对自己所设想

的美满婚姻中和谐的两性关系充满了迷茫。这种

虚构的完美婚姻，实质上是男权社会中世人对理想

婚姻的追求。他们在幻想中仍坚持男性权威的标

准，而忽视女性在婚姻中的种种需求，这就注定了

两性之间的矛盾和隔阂难以消除，经过长期累积，

终将分道扬镳。女妖作为人性与野性的统一体，正

好与唐代两性隔阂的现实相契合，因此，唐人小说

家在幻想中虚构出具有奇幻色彩的女妖形象，来表

达士人们的理想与情思。

（三）女侠———唐代士人对红颜知己的呼唤

“安史之乱成为大唐盛世一个无法苏醒的噩

梦，从此士人们眠花宿柳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虽

然经过中唐的重新粘合，但是在士人心中留下的伤

痕难以愈合。”［９］动荡的社会打破原有的秩序，为两

性关系的重新建构提供了新的机遇，士人笔下的女

性形象有了新的转变。在残酷的战乱中，人命如草

芥；身世之感、家国之忧尚且难平，风花雪月、莺歌

燕舞的不羁生活开始消退，士人们渴望的是壮志共

酬的红颜知己、救亡图存的助手。于是他们在女性

身上增添了许多原本属于男性的责任和义务，如

忠、勇、信、义等。因此，许多武艺超群、精通法术、

智勇双全、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精神的女侠形象在唐

人小说中被虚构出来。

《红线》中“红线，潞州节度使薛篙青衣。善弹

阮，又通经史，篙遣掌楼表，号曰‘内记室’”。［１０］３７８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到红线才艺兼修、博通经史，

其身份是潞州节度使“记室”，“记室”是薛篙幕府

中重要的文职官员，她的日常工作是“掌腹表”，足

见节度使对其的倚重。受到“身厌绮罗，口穷甘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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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待有加，荣亦至矣”［１０］３７８的待遇，红线尽其全力

辅佐府主，“冀减主优，敢言其苦”，透露出“士为知

己者死”的信息。当时，正遇上田承嗣进兵边境，薛

嵩自觉难挡强敌，因此“日夜忧闷，咄咄自语，计无

所出。”［１０］３７８红线在得知主人“承祖父遗业，受国家

重恩，一旦失其疆土，即数百年勋业尽矣”［１０］３７８的

忧虑后，主动请缨：“易尔。不足劳主忧。乞放某一

到魏郡，看其形势，觇其有无。今一更首途，三更可

以复命。请先定一走马，兼具寒暄书。其他即俟某

却回也。”［１０］３７８临行前红线“梳乌蛮髻，攒金凤钗。

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

书太乙神名。”［１０］３７９这种妆扮乃女侠夜行的服饰典

型。至魏郡后，红线夜里盗取了田承嗣的金盒；次

日又使人将金盒归还，随后田承嗣退兵。红线不费

一兵一卒，仅仅凭借个人智慧和才干就平息了危

机，消饵兵祸于未发，做到“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

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１０］３８０这分明就是

一位有着济世安邦之才的贤达之士，她身上具备挽

狂澜于既倒的经纶之才，也体现传统士人救万姓

于水火的兼济之志。

《聂隐娘》中聂隐娘是唐人小说中另一位杰出

的侠女形象。她是“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

也。”［１０］３９５１０岁时被一尼姑看中，携至深山修炼法
术，５年后还家。聂锋病故后，聂隐娘为魏博节度
左右吏。几年后“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

使隐娘贼其首。”［１０］３９７刘昌裔能神算，知道有人前

来行刺，于是派人来日早至城北，衙将见隐娘夫妻

曰：“吾欲相见，故远相?迎也。”隐娘夫妻见到刘昌

裔说“合负仆射万死。”刘仆射不但没有怪罪他们，

反而安慰他们“不然，各亲其主，人之常事。魏今与

许何异。愿请留此，勿相疑也。”［１０］３９７他们被刘所

感动，投其幕下，帮其抵御陆续而来的刺客，一日聂

隐告诉刘仆射“彼未知住，必使人继至。今宵请剪

发，系之以红绡，送魏帅枕前，以表不回。”［１０］３９７此

举表明隐娘另择明主的坚定，也表明其行事果断彻

底的作风。不久刺客空空儿前来行刺，“空空儿之

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能蹑其踪，能从空虚而入

冥，善无形而灭影。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

境。”［１０］３９８对方派出了顶尖高手，隐娘比之不如，但

是隐娘经过精心谋划，使自己和主公逃离了这场劫

难，并使远胜自己的对手逃逸千里，彻底消除了祸

患。可见，隐娘坚持道义，对主人忠心耿耿，同时也

体现出其智勇双全。最终隐娘不愿跟随主人上京

谋取荣华富贵，甘愿“自此寻山访水至人，但乞一虚

给与其夫。”［１０］３９８表现出隐娘清高自守的生活态度

以及洒脱自由的心态，展现了其自立自主、自由逍

遥的侠女形象。

社会的巨变严重地挫伤了唐代士人昂扬的信

心，他们开始改变了以往对两性关系的看法。在四

处漂泊的乱世之中，他们幻想着一位能与自己平等

对话、互相支持的红颜知己出现。然而，唐人小说

中虚构的女侠，与她们真实的女性之间存在着巨大

差异，虚构性越大，矛盾就越突出。因此，被虚构出

来的女侠，只是士人们理想中带有几分奇幻色彩的

红颜知己。

综上所述，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佛道思想的

盛行，促成了唐人小说家的虚构意识；人们“好奇

事”的审美趣味则为虚构表现手法的运用提供了广

阔空间，于是虚构成了唐人小说家塑造女性人物形

象的主要手段。面对时局的动荡，封建礼教的压

制，潦倒生活的逼迫，唐代士人们无法在现实社会

中寻觅到心灵寄所。他们只能借助虚构的手法，构

筑虚幻奇异的女性来述说内心真实的体验和情感。

因此，他们的作品中就出现了大量即集世俗女性优

长，又极具神秘性的女仙、女妖及侠女等奇幻女性

形象。这些富有奇幻色彩的女性形象，为后世小说

创作中的人物塑造提供了典型素材，具有很高的美

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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